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撕下標籤　書寫真實——林立青
陳盈璇 報導  

林立青，⼀個在市場中⻑⼤，曾經夢想在菜市場擺攤、開漫畫店的⼩孩，很早就
因為「⽣意難做」⽽夢想破滅，選擇就讀於成績剛好達到⾨檻的東南科技⼤學⼟
⽊系，畢業後當了⼗年的⼯地監⼯。喜歡讀書卻討厭唸書，喜歡在網路上打廢
文。年輕時寫情書、成年後罵政府。

他的⽣活，在2012年有了變化。從沒想過出版社會找上他，並且在2017年出版
了⽣平第⼀本書《做⼯的⼈》，成為⼈們眼中的暢銷「作家」。

誤打誤撞　出書解鎖新成就
「我最⼀開始寫作的原因是因為在網路上跟別⼈吵架。」在⼯地⼯作⼗年，林立
青發現社會上對於底層⼯⼈有著太多不實的偏⾒。起初他在網路上跟那些⼈吵
架，但吵到最後，他發現那些⼈是真的不懂，決定透過書寫的⽅式，讓他們理
解。他相信，寫得越仔細，越能夠被同理。但他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出書，甚⾄變
成暢銷作家。

《做⼯的⼈》原本只打算賣3000本，如今卻成為暢銷書，是所有⼈意料之外的。
「可以寫⼀本⼤眾都看得懂的書很爽，我就是抱持著這種虛榮感出書的。」對於
銷量，他壓根兒沒有想這麼多，只知道從此⼈⽣多了⼀個成就。

貼近真實的主觀
林立青監⼯的⾝分，讓他擁有在⼯地「裡⾯」觀察的優勢，相較於以旁觀者⾓度
從「外⾯」去書寫，他的⾝分讓他清楚地看到⼯地裡那些師傅們真實的⽣活以及
底層⼈物的無奈。不同於以往多數旁觀者⾓度的書寫⽅法，⽽是以主觀感受去書
寫，深入的去傾聽、了解每個故事、每個⼈。
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http://castnet.nctu.edu.tw/
javascript:void(0);
http://castnet.nctu.edu.tw/aboutAuthor/891


林立青說，即使現在成為作家，也會常常和師傅們約出來聚聚。（圖片來
源／陳盈璇攝）

寫下每⼀個⼈的故事之前， 林立青會和它們相處⾄少兩年以上，唯有寫作者夠了
解⾃⼰書寫的對象，才能寫出最合適的內容。他認為取得故事最好的⽅式是⼀起
經歷、⼀起感受他們的⽣活。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僅⽌於寫作，更像是「戰
友」，他們是有感情的，彼此信任。被書寫者信任林立青，讓林立青進入他們的
⽣活，林立青也會全⼼全意地為他們辯護，站在同⼀陣線。這是林立青文字最不
同的地⽅，因為⼀起⾛過，更能夠感同⾝受。

「與其去想我有什麼沒有寫到，不如盡可能把看到的都寫出來。」林立青下筆跟
成書速度很快，忠於⾃⼰第⼀直覺的感受，對於寫作，他認為如果可以在接觸後
第⼀時間寫出來的文字是最好的，情緒最飽滿、感受最強烈。儘管如此，林立青
的書寫並沒有辦法每次都順利產出，「因為我和這個⼈是有感情的，沒有想那麼
多，但是當你把這些東⻄帶回去後，情緒就會爆發開來。」由於被書寫者更像是
林立青的朋友，所以不是「聽」他們的故事那麼單純，因為他們曾經⼀起經歷
過，感受會更加的複雜。爆發的情緒是沒有辦法冷靜下來寫作的，所以林立青選
擇暴飲暴食、運動健⾝，讓⾝體處於⼀個緊繃的狀態，只有這樣，才可以轉化那
些堵在⼼頭的壓迫。

「我沒有那麼多期望，我只是想要讓你知道有這件事。」當⼀個作者下筆寫⾃⼰
的想法、觀點時，總是會希望可以得到讀者的反饋，但林立青認為社會⼤眾是否
能夠有所體會及感受，並非他所能決定。林立青的文字之所以帶有溫度，是因為
這是他最真實的感受，他貼近這些⼈的⽣活，⾃然⽽然的帶領我們進入故事深
處。他的書寫，主觀且帶有立場，但並不是要讀者跟著他的想法去改變⾃⼰，⽽
是因為感同⾝受，所以給予最真實的回覆。講述⾃⼰的想法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
他們值得被尊重
勞⼯文學是⼀個較少⼈書寫的類⽬，更別說⽤⼀整本書的篇幅去書寫⼯地。除了
⼯地師傅，林立青筆下的對象多為那些不被社會尊重的⼀群，有外籍移⼯，也有
從事八⼤⾏業的女孩。對於這些⼈，這個社會給予了太多既定的標籤，卻⼜不給
他們解釋的餘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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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解釋的餘地。

其實幫助⼈最簡單的⽅式就是給他所需要的資源，是最快速且最能夠解決眼前問
題的⽅法。不過我們的社會傾向於「教他釣⿂」，也就是給予技術能⼒，但卻是
最容易流於光說不練的⽅式，能夠⾺上派上⽤場的⽅法太少了。對他們⽽⾔，學
會技能到派上⽤場需要花費的時間更⻑，或者是說他們知道該如何改變現狀，但
卻苦無資源。就像林立青筆下的⼈物⼀樣，不是不思進取，⽽是只能如此。把他
們的處境、困難⽤文字記錄下來，這是林立青所能做的，最能直接給予的幫助。

我們該如何定義⼀個⼈的好壞？是⼯作性質、社會地位還是薪⽔⾼低？多數的資
源掌握在少數⼈⼿中，被欺壓的⼈沒有獲得保障，只會繼續被欺壓。林立青⽤文
字為他們發聲，這些⼈不偷不搶，靠著⾃⼰的能⼒維持⽣活，憑什麼不被尊重？

我也不知道　也許之後我就不寫了

林立青還是沒有很適應「作家」這個新⾝份。（圖片來源／陳盈璇攝）

「寫太複雜師傅看不懂就可惜了，被我書寫的⼈要看得懂啊！」林立青會在書籍
出版後重新閱讀⼀次，起初他不免感到惋惜，覺得哪邊不夠好，哪邊可以怎麼
改。但是後來想想，寫得太複雜，連被書寫者都看不懂，不就失去了寫作的意義
嗎？訪談過程中，林立青逗趣的模仿師傅們看完文章後的反應，也許⾝為⼀個創
作者，被⾃⼰所書寫的⼈認可，才是最⼤的滿⾜。

然⽽，對於作家這個⾝份，林立青還是不太習慣。在寫《做⼯的⼈》時，沒有⼈
認識他，他可以不受拘束的想寫什麼，就寫什麼。⾃從成為「作家」之後，受到
了很多⼈的關切，活動邀約變多，時間變得破碎，⼼情也易被牽引。有時他會跑
到⼭上，隔絕與外界的聯繫，只為找回⾃⼰最適合寫作的情緒。「你會發現在職
業監⼯跟作家兩個⾝份上是不⼀樣的。」林立青說道，從前去學校⼯作要申請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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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的資料，現在卻會被邀去演講，待遇完全不同。當了作家之後，⼤眾的寬容度
變得很⾼，好像你做什麼都是合理的，因為你在「創作」，但對於監⼯和⼀般勞
動階層卻是理也不理。

除了夢想中的漫畫店，林立青從來沒有想過⾃⼰會成為監⼯，或是作家。監⼯對
他⽽⾔，是⼀份可以養活⾃⼰的⼯作。⾄於最⼀開始當作家，也只是因為監⼯當
膩了，想要試試看新東⻄。林立青坦⾔，常常有⼈問他之後的規劃，但他其實⾃
⼰也不知道。對他來說，⼈⽣也許就像是遊戲打怪獸，很多事情並沒有特別規劃
好，不知道怪獸何時何地會出現，只是剛好踫上了。

「我們這種⼈是沒有什麼⽣涯規劃，反正⼈權命賤，如果哪天作家當膩了，我就
再來看看有什麼事好做。」

我不知道林立青說這句話時，帶有多少玩笑的成分，多少諷刺的意味，但我相
信，⼀個會以文字為⼈發聲的作者，會為了那些需要的⼈繼續寫下去；⼀個會因
為師傅笑容滿⾜的後輩監⼯，會將那些故事繼續說下去。

      

 記者 陳盈璇

編輯 黃俊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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